
集体记忆、社区舆论与村庄福利:
农村家庭养老的持续机制

梁 晨

提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家庭结构发生巨变，加之

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不够完善，这使得农村养老问题日渐凸显。本文以华北某村为案

例，结合当下农村社会文化、家庭结构变化现状，讨论农村老人自身的行为逻辑与

村庄内部特征及约束，并分析了农村家庭养老在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得以持

续的原因。本文认为，村庄社区经验传承和软硬约束具体表现为 “集体记忆”“社

区舆论”和“村庄福利”，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影响农村养老: 村庄内的经验会塑

造集体记忆，从维护家庭内部和谐角度出发实现养老目标; 社区舆论和村庄福利从软

硬两方面约束着子女的养老行为，使得农村家庭养老体系在社会的变迁中可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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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变迁中的农村家庭养老

目前中国养老形势越来越严峻。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截止 2020 年，我

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 64 亿人，在总人口中占比为 18. 70%，其中，65 岁及以上

人口为 1. 91 亿人，占比为 13. 50%。① 预计到 “十四五”期末，老年人口将超过 3

亿人，中国将从轻度老龄化阶段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而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情

况更为严峻，预计到 2025 年，乡村 60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 25. 3% ( 魏后凯、杜

志雄编，2020) 。与城市相比呈现出老龄程度更深、困难老人更多，养老压力更大

等特性。在中国，家庭养老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父母计划依靠子女解决未来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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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子女在道义和法律上都有赡养义务。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进

程的深入，传统的家庭形式将变得松散，核心家庭将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并占据主

流地位，这些变化将导致家庭作为养老保障主体的功能弱化 ( Goode，1963) 。

这种理论预测在现实中得到了一定验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社会发生

了巨大的变迁。农村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家庭类型由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家庭户平均人数基本上保持在 5. 3 人的水平上，1990 年缩减

到 4. 0 人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 ; 而到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5

人户的比例下降到 16. 7%，3 人户比例上升到 24. 9% ; ①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3 人

户家庭在农村家庭中占比最多，为 22. 34%，农村家庭户均人数下降到 3. 34 人。②

伴随家庭结构的变化，人口结构转变、工业化、城市化、生育政策的推行等多方面

因素也共同重塑着代际关系 ( 杨菊华、李路路，2009 ) 。在宏观人口背景下，由于

家庭养老面临着经济上供养水平不足、生活上日常照料欠缺、精神上慰藉需求匮乏

等突出问题，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举步维艰。老年人因生活困难、疾病困扰而

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 ( 刘燕舞，2016 ) 。造成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有以下几方

面: 一是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社会养老氛围淡化、土地保障功能弱化以

及社会保障功能不足等 “结构性”因素; 二是村庄共同体中传统长幼秩序弱化、中

青年崛起，以及女性地位上升带来的婆媳矛盾显化等 “关系性”因素; 三是老年人

生理机能衰退和减轻子女负担等 “主体性”因素 ( 钟涨宝、杨柳，2016 ) ; 四是由

于“个体化”现象在全国蔓延，年轻人只愿享受自由不愿承担责任造成的 “无公德

的个人”现象等社会文化因素 ( 阎云翔，2012) 。

即便如此，家庭养老仍然是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虽然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传统家庭养老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但当前来看效果有限 ( 张

川川、陈斌开，2014) 。无论是经济支持还是日常照料，农民的养老仍主要靠家庭

解决。有学者利用西部省份的调查问卷，通过测量现实与预期的差异来评估农村家

庭养老的弱化程度。测量结果显示，相比预期，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弱化了

25. 0%，生活照料弱化了 5. 6%，精神慰藉弱化了 30. 7% ( 于长永等，2017) 。尽管

农村家庭养老显示出弱化的趋势，但是生活照料方面弱化的程度不大。大多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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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年老体弱的时候会回到家乡照顾父母，在未来自己年老之后，也依然选择家

庭养老作为自己的养老方式。这说明，家庭养老不仅是农民理性而无奈的选择，其

背后更有深层次的原因。

有学者从代际关系的视角解读当代农村，尤其是在资源匮乏地区的农村养老问

题。家庭代际关系是一种建立在血缘或收养基础上的家庭内不同辈分成员之间的纵

向关系 ( 王跃生，2010) 。费孝通先生认为，与西方家庭的 “代际接力”模式不同，

传统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为 “反馈模式”，即亲子两代互相负有责任，父母有抚育

子女的责任，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 费孝通，1983) 。但当前中国农村家庭传统

代际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 “传统代际关系中亲代对子代的专制不复存在，

代际关系更为平等，甚至重心下移，出现‘逆倾斜’” ( 王雪峤，2019) 。另一方面，

有学者将代际关系区分为 “家内代际”和 “家际代际”，传统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

关系以家内代际为主，而在当代农村，子女婚后与父母分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女儿

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养老，出现了更多的“子代”核心家庭和“亲代”核心家庭，家

内代际养老向家际代际养老转变 ( 王跃生，2010) 。

家际关系研究把看待农村家庭养老的视角从家庭内部扩展开来。在农村，老人

的养老问题不仅是家庭内部的事，还涉及家庭之间 ( 如兄弟姐妹、亲戚) 的关系，

以及村庄社区内的关系。无论我们将现代村庄视为一个 “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

社会 ( 费孝通，1998) ，还是一个半熟人社会 ( 贺雪峰，2000) ，村庄内部存在的血

缘、亲缘和地缘关系都会让同一个村庄的人在社会网络中被勾连起来。因此，村庄

可以被视作一个共同体，有着共同的利益、社会秩序和文化规制 ( 梁晨，2019 ) 。

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共享一套生活惯习和文化规制，并相互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养老

方式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村庄社区对于老年人的意义不仅是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的依托、互助养老的场所和链接服务资源的平台，更是一个全场域的生活情境。人

们对自己老年生活的规划习得来源于此，村庄公共生活和文化规制对人们的家庭关

系和家庭养老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家庭内部，在家际关系，甚至村庄社

区的历史传承和村庄社区约束中看待家庭养老的现状，并从老年人的生活体验、家

际关系和社区角度理解转型中的广大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体系何以可能。对

此，本文以华北地区西水村为典型案例，从农村老年人的行为逻辑与村庄内部特征

入手，结合历史纵向分析 ( 即村庄社区的历史传承) 和当前的横截面分析 ( 即当下

的软硬约束) 分析农村家庭养老得以持续的机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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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田野地点是西水村，①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对

其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跟踪调研，先后访谈了村庄近一半的家户，访谈对象包括村干

部和普通村民，涵盖了老年人、妇女等各类社会群体，积累了数以百万字的访谈资

料和文献资料。本人从 2006 年开始先后十余次到西水村调研，对村庄人物和关键事

件有一定了解。本文使用的访谈材料主要来自 2007 年、2008 年和 2017 年的调研，

访谈对象包括存在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对上一代有养老责任并且即将需要养老的中

年夫妇以及参与调解家庭矛盾的村干部。

西水村地处华北地区，2020年该省农村老年人的基础养老金为每月 108 元，在全

国排名第 18位，水平并不高。由于西水村是水库移民村，当年移民过来的老人还能拿

到每年几百元的移民补贴。此外，当年西水村的乡村工副业开展得早，现在的老年人

当时大部分在工厂或养殖场工作，因此多存有一些积蓄。西水村的老年人相比贫困地

区的老年人积蓄略丰厚，但也不能和城市中每月有固定收入的老年人相比。本文从家

庭和个人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展开，分析村庄社区因素，如集体记忆传承、

社区舆论和村庄福利对农村养老方式的影响 ( 见下图) 。一方面，村庄生活经验会塑

造集体记忆，老年人会遵从前辈的经验和教训，致力于在儿女之间平衡利益，从维护

家庭内部和谐的角度出发达到安度晚年的目标; 另一方面，社区舆论和村庄福利存在

从软硬两方面对儿女的行为进行约束的可能。这些因素从内外两方面为农村家庭养老

体系提供支撑，使得在社会剧烈变迁的当下，家庭养老体系依然可以存在并发挥作用。

图 村庄社区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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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体记忆及其传承

养老需要亲子两代共同参与完成，代际关系影响家庭养老。正如上文所述，在

社会变迁过程中，代际关系发生了变化，代际关系朝向上位的、双向平衡运行的逻

辑逐渐被朝向下位的、单向失衡运行的逻辑所取代，子代在养老行为中越来越理性

化 ( 范成杰，2013) 。家庭内部权力关系也从父母权威变得更为平等，甚至子代更

为强势。人们需要逐渐适应这种关系转型，根据社会环境和周围发生的情况来调整

自己的行为。

具体到每个家庭，老人与子女的关系有所不同，有的关系和顺，有的略显紧张。

而村庄内流传的一些故事会提醒一些老年人适时调整与子女的关系，也可能让子女

找到与父母关系紧张的原因和借口，我们称之为集体记忆的作用。

(一) 集体记忆及其作用

哈布瓦赫 ( 2000: 68—69，71) 认为，纯粹的个人性记忆是不可能存在的，原

因在于人类记忆所依靠的三大支柱———语言、逻辑、概念———都是在社会交往中获

得的，即“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

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而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

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个人经验记忆与神话、历史一样，都是经由口

述或文字传递的社会记忆，在某种社会情境中作为 “文本”流传，并且通过语言、

文字的文化符号意涵及其特定的叙事结构影响人们的个人经验建构，强化相关的社

会情境与此社会情境中人们的集体行为，因而形成社会现实与历史事实 ( 王明珂，

2003) 。

村庄中的集体记忆可以经由故事、传说传承下来，也可以经由一个具体的物件、

建筑承载。村庄中的集体记忆有两个作用: 一是对集体的作用，塑造社区共同体的

团结，成为村庄凝聚力和传承的代表; 二是对个体生活的作用，让生活在村庄中的

个体吸取前辈的经验教训，给村庄中的个体以支持。前者如近年来尤其是南方地区

较多出现的重建祠堂、村史馆，以及政府组织的 “文明村镇”“美丽乡村”等奖项

的评选活动，这些举措帮助塑造了促进村庄团结的集体记忆。对个人而言，集体记

忆也会通过习得和内化而发生影响。村庄作为社区共同体，存在公共场域和公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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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们会口耳相传一些之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件，经过公开或私下的议论，

形成较为完整和统一的评价，学习其中的经验，吸取教训。在家庭养老方面也是如

此，老年人和他们的儿女都会从以往的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作出合理的选择。

(二) “以史为鉴”: 左金凤的赡养悲剧与李老太的养老谋算

1. 左家的赡养悲剧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农村的赡养问题比较突出，但大多是家庭内部矛盾，经

由村委会出面调解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左金凤家的赡养矛盾却特别严重，她甚至因

为赡养问题把儿女告上了法庭。

左金凤有四个儿子，其中二儿媳妇不养老人，家里矛盾很大，镇司法所对此进

行了多次调解，还为他家专门办过家庭学习班。但是由于老二本身收入低，家里有

三个孩子，负担较重，经常不能按时把钱和米面给老母亲，轮到自己照顾的时候也

不让左金凤进门，左金凤一怒之下将孩子们告上了法庭。左金凤其实只想告二儿媳，

但是镇里的司法部门告诉她，要告就得所有儿女一起告，不能只告其中一个。这样

一来，不仅其他三个儿子和儿媳对左金凤有意见，左金凤唯一的女儿郭小鸣也觉得

很冤枉。郭小鸣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不希望母亲用上告法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因为这在农村是件很丢人的事，邻居们都说， “她 ( 左金凤) 给孩子们丢人了”

( 20080201LWR) 。因此，左金凤状告子女的行为在郭小鸣和其他村里人看来，是

“没分寸”“不合适的”。

而且和儿女打官司也没有达到老人的预期，左金凤同其二儿媳的争吵仍然没有

停止。二儿媳这回倒是让左金凤进门了，也给左金凤送饭，但送的是几乎不能入口

的冷饭，其他儿媳也因为被告上了法庭而不愿承担左金凤的赡养责任。不久，左金

凤就离开了人世。在村民看来，左金凤的行为非常不可取，一是告状丢人，二是结

局悲惨，这对其他村民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

2. 吸取教训的李老太

左金凤因为赡养问题状告儿女的事件虽然过去很多年，但却没有被淡忘。直到

现在，村里中老年人提起左金凤还心有余悸，更有人从中吸取教训，获得了指导自

己行动的经验，其中第一条经验就是不要和儿女打官司。

在村里人看来，左金凤虽然使用了法律武器，但这么做是不明智的。比如刘

明福的妻子李老太认为左金凤状告儿女的行为是很不明智的: “她也是脾气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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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媳妇们和她也不好。她在屋里炕上躺着，她叫，外边的人们听见也不说话，让

给她倒点水吧，人家谁也不说话，也不往她屋里走，也可受罪了。我都是说，咱

受点屈吧，别和孩子们闹，弄僵了也不好。咱也不跟她学……我早心里想过了，

孩子们不会说不管我，我要饭也不会去打官司告他，饿死也不告，告完更受罪”

( 20071001LLT) 。告状丢人，与子女闹上法庭的结局更加悲惨，这个印象深深印在

村民的脑海里。

李老太身上体现的第二条经验是调和儿子和女儿的关系，让女儿也承担养老责

任，给自己“留后路”。李老太认为左金凤还有一个做错的地方: 她向女儿抱怨儿

子儿媳，导致儿女关系不好。“( 左家的事) 你说老人也有责任。你跟闺女说，你跟

小子们不好，闺女回去跟儿子媳妇又闹又吵，小子们还能养你?” ( 20071001LLT)

李老太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应该调和儿子和女儿的关系，并且让女儿也承担养老责

任。随着时代的变迁，法律规定了女儿与儿子承担同样的养老责任。虽然目前大部

分农村地区依然秉承着儿子养老的传统责任伦理，女儿只是偶尔来照料，没有赡养

老人的义务，也不继承老人的遗产，但是靠女儿养老逐渐成为老年人心中的一个备

选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把女儿纳入赡养责任人范围，但具体方式方法各有不同。

在农村盛行的赡养伦理下，李老太没有强行将法律规定的赡养义务搬出来，而是用

自己的方式，既维持了儿子和女儿之间的和谐，又把女儿纳入责任范围之内。李老

太和老伴刘明福靠经营养鸭场攒下十几万元，在老伴去世之后，李老太给两个儿子

每人分 4 万元，给女儿 2 万元，自己留下几万元作为今后的日常花销。她表示虽然

儿子儿媳都很孝顺，但依然会担心自己万一瘫痪在床之后的照料问题。同时她还要

照顾女婿的看法，避免女婿和女儿之间因为赡养老人产生争执。但又怕媳妇对自己

给女儿钱有意见，万一引起儿女之间的争执就得不偿失了。李老太先给儿子媳妇做

好了思想工作， “我跟小子们说，你们指出来给你姐姐。他们提出来给他姐姐的。

大小子指出来的，她姐姐说我不要，我说粘住你了，到时躺着你也得管我。”并且

特意表示，“媳妇们都同意，俺家的媳妇们都可好了” ( 20071001LLT) 。在左金凤赡

养悲剧的启发下，李老太设计主要依靠儿子、但女儿在必要时也要承担赡养责任的

行动策略，同时也努力调和子女关系，让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满意。李老太在保

持家庭和谐的基础上，成功地迈出了自己养老计划的第一步。

左金凤的悲剧给村里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这种记忆以故事为载体传承下

来，让一代又一代老年人对自己的养老计划不断反思，进而调整养老策略。李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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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受其启发，总结了几条经验，比如不和儿女打官司，致力于在儿女之间做出平衡，

维护家庭和谐的同时让自己在必要时可以寻求女儿的帮助等。在这种情况下，村庄

集体记忆传承对老人如何营造家庭关系具有积极意义，让老人从家庭内部关系出发，

为自己的赡养铺好路，从内在解决养老困境。左金凤家的悲剧给村里人带来的不只

是口耳相传的集体记忆和经验教训，还直接影响了村庄舆论。

三、社区舆论的软约束

(一) 社区舆论的作用

在传统村落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大多在同一片区域中，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

人与人熟识，村庄生活相对透明，社区舆论的约束作用较强。而人们关系紧密，相

互依靠，社区舆论才会起作用。在现代城市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

活区域分开，相互不熟悉，社区舆论产生和发挥作用都相对困难。可以说，熟人社

会是社区舆论产生和发挥作用的重要舞台。当下的农村地区，虽然人口流动越来越

频繁，但村庄内部依然是比较紧密的共同体，熟人社会的氛围使得社区舆论依然存

在于大部分农村。

集体记忆是村民对以往发生事件的评价，从中吸取经验和智慧，带有较强的历

史性特征，而社区舆论则更注重当下，代表村民对当下发生事件的态度，直接体现

村庄社区对家庭代际关系和家庭养老产生的作用。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不孝”

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指责，尤其对要在村庄中谋生活的人来说，被贴上 “不孝” “虐

待老人”的标签之后，将在生产和生活各方面都受到村里人的排斥，甚至 “不肖子

孙”的亲朋好友也会被牵连。社区舆论产生村庄中的 “道德分层” ( 陈文玲，

2008) ，直接关系到每个村民的社会地位，让村民面临被社区共同体排斥的风险。

传统中国不仅是以农立国，更是以孝立国，孝是最重要的善行与德行。因为在诸善

之中，孝最具有超越性; 在诸德之中，孝最具有普遍性 ( 杨国枢，2006 ) 。村庄

“官方”，即村委会也会对此进行刻意引导。在村委会门口的宣传栏上，我们可以看

到公告牌“善行功德榜”里的四个人中有两个是家庭和睦、孝顺老人的普通中年妇

女，这是普通人登上村公告牌的唯一可能，可见村庄对孝道和道德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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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两起极端事件与“洗刷”恶名

说到社区舆论，不能不提村庄社区生活情境。据老一代村干部聂修贤介绍，

西水村的 “养老情况，80%、90%吧，不能说是好吧，但也是不错的，真正好的

也很少，真正坏的也是个别数的，两个极端都属于特殊情况。占绝大多数的是不

错的，老人和子女能够享受差不多相同的待遇，按道理说吧，也就可以了”

( 20080201QLX) 。也就是说，大部分家庭都能维持在基本的养老水平。

极端不孝的情况也存在，甚至导致了老人的自杀。村里一个老人山成因为年老

多病喝农药自杀。据村里人说，“( 山成) 喝农药死了。死了死到炕上了，这山成受

不了他儿媳妇的虐待，山成儿子也管不了这儿媳妇，当时他喝上这药，他去死了，

不管老婆了，老婆她死吧，又瘫，走不了，躺到那炕上了，屁股底下冻着冰，给送

饭也不管吃不吃，就扔在旁边，碗也几天不刷，那可惨了。” ( 20080131SMZXF) 山

成及其老伴儿遭受的虐待着实让大家看不过眼，都在背后互相议论，表达出对这种

对待老人的方式的不认可，山成儿媳妇也成为众人口中 “恶媳妇”的代表，经常被

村民当成反面典型来教育自己家儿孙。

几年之后，孙栓堂老人也喝农药自杀了。孙栓堂得了比较严重的类风湿病，几

个儿子又都过得不是很富裕，所以老人不愿拖累子孙，选择了自杀结束病痛、减轻

子女负担。与山成家不同，孙栓堂的儿女却没有被村里人鄙视。这是因为他提前做

了舆论准备: “这个事，他喝药，发生是可突然了，但事发生以后，人们回顾这个

事，发现早有预兆了。发生这预兆就是什么时候，光夸这孩子们好，这个老大怎么

孝顺，老二怎么孝顺。在外面说，人们都不在乎这个。实际上这是一种预兆。怕

( 死了以后，村民们) 说孩子不好了，提前给孩子造舆论。” ( 20080201QLX)

从两起自杀事件的始末和村民对他们的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村庄社区舆论在

背后的作用。如果说第一个自杀事件中，老人的绝望自杀和子代不孝影响了这个家

庭在村庄中的形象，那么第二起自杀则多少带有 “利他性”的意涵，是一位老人在

充分了解熟人社会中社区舆论对个体和家庭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为维护其家庭和子

孙的“面子”做了最大努力去“洗刷”儿孙和整个家庭的恶名。

村庄中也存在用孝敬老人来 “洗刷”恶名的事件。前文提到的左金凤赡养问题

中，左金凤的“糊涂”和二儿媳的“不孝”让全家都受连累。她的女儿郭小鸣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即孝顺公婆来“洗刷”恶名，在社区舆论中赢回声望。她丈夫孙文

贤在 2002 年生了脑瘤，到北京住院做了开颅手术，郭小鸣日夜照顾丈夫。当时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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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也因为胃病住院手术，虽然自己的丈夫也在住院，家里经济很困难，但是郭小

鸣夫妇依然和孙文贤的两个兄弟平摊了公公的手术款，并且抽出时间去医院照顾公

公。“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就说，‘我不走，我不走，你放心’。我就守着。

他睡了两个钟头，就醒了，眼睛睁开，看看我，说他要喝水。开始用吸管给他吸，他

怕呛到，一咳扯到伤口疼。我就想了那个办法，把棉球放在他嘴里，让他渴的时候就

自己吸，就不怕呛到了。他就很喜欢，说，‘这个办法很好’。” ( 20071005SMZFF) 她

努力做一个悉心照顾丈夫的好妻子、孝顺的好儿媳、通情达理的好妯娌，以此来证明

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好人，并且通过对这一事件不断的讲述，向村庄里的人们展现自

己团结妯娌、孝敬老人的形象，最终洗刷了自己身上受娘家母亲和弟媳连累所加载的

恶名。通过洗刷恶名，树立良好口碑，郭小鸣和孙文贤的小家庭成为了西水村口碑最

好的人家之一。

从两起自杀事件和郭小鸣的行为可以看出，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村民的生活

方式和代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村庄 “熟人社会”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

化，这里依然是一个 “熟悉”的社会，而非 “隐名匿姓”的现代社会。在村庄中，

不孝会有恶名，孝顺老人能够“洗刷”掉以往的恶名，而老人会尽力维护自己家庭

的名声，甚至自杀之前也要给儿女留下好名声，帮助儿孙 “洗刷”掉恶名，可见社

区舆论中名声的重要性。有追求的村民需要保持好名声来保证自己处于 “道德分

层” ( 陈文玲，2008) 的上层，这样才可以在村庄中占据有利位置，获得更多资源。

四、村庄集体福利的硬约束

(一) 村庄集体经济与集体福利

村集体福利的前提是有村集体经济。有集体经济作为保障，才可能为村民提供福

利。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生产队和大队承

担着农村生产和生活全方位的功能。这时农村的基本福利由社队承担，如困难户的救

济、五保户的养老、基本的医疗卫生和教育等，虽然福利水平普遍较低，但社队承担

着基本的保障责任，让社员获得一定的安全感。但是这些福利随着社队体制的解体逐

渐消失，在 21世纪之后逐渐由国家承担起来，村庄不再承担类似的福利。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大多数村庄逐渐推行分田到户的政策，由各家各户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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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另外，部分村庄保留一定集体土地，用以发展乡村企业、盖厂房、集体农场

等集体经济。由于种种原因，村庄经济发展水平、集体福利等方面开始出现分化。

就西水村来说，80 年代将为数不多的田地分田到户的同时，大队和生产队陆续将 60

年代至 70 年代开始积累的工副业摊点转包给个人，承包工厂摊点的个人交给大队和

生产队占地费，这笔占地费在村里俗称 “双八百”，即每亩地每年交夏粮 800 斤、

秋粮 800 斤，一般采取折算成现金缴纳的形式。工副业发达的西水村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成为远近闻名的 “小康村”，用占地费修建了扬水站、幼儿园、小学校，

甚至由西水村的 3 位工厂主出资修建了通往县城的水泥路。但这时期村集体提供的

福利主要是共同使用的公共品，缺少针对个人的福利。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随

着乡村企业效益下滑，承包费缴纳不及时，多数工厂由于亏损严重不能按时、按规

定缴纳。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本世纪最初的十年中，西水村的村庄公共品供给处

于基本停滞的状态，也没有针对各家各户的福利提供。

2012 年新一届村班子上任之后，在县城里开公司的村主任基本兑现了他在竞选

时提出的福利承诺: 村民可以在一定额度之内享受免费的浇地和生活用水; 自费

8000 元给村里安了路灯; 将自己的村主任工资全额捐给贫困户和老人，每户每年发

400 元。这种用“撒钱”提供村庄福利的方式为大多数村民所拥戴，获得了群众支

持。2015 年和 2016年，西水村先后拿到了县移民局的 “花园式新农村”项目和省

“美丽乡村精品村”项目，2016年到 2017年逐渐建起了菊花种植和光伏发电产业，建

立起经济合作社。全村经过土地流转共流转出 12亩土地种植菊花，并购置一台烘焙机

器用于菊花烘焙，预计亩产毛收入在 3 万元，2017 年成功注册了商标得以上市。光伏

发电产业也投入巨大，光伏板安装在公共建筑和村里靠近主路的 27户人家的屋顶，预

计理想情况的发电收益每年在 120 多万元，算上损耗和税收，预计每年收入七、八十

万元左右。这些收入都将在量化之后分到每个村民手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阶段

的村集体除了承担村庄公共品如免费自来水、路灯、道路修缮等，主要提供福利的方

式是将收益直接给到各家各户，这也使集体对个人的约束能力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二) “不孝子”被暂停村庄福利

《西水村村民自治章程》 ( 下文简称 《自治章程》) 对子女赡养老人有明确规

定。第十二章社会治安管理的第五十条规定，村民有 “不尊老爱幼，不孝敬老人、

虐待妇女和儿童的”，按情节轻重和认错态度好坏，分别处以批评教育、当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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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书面检查、移交公安或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章村风民俗的第六十六条规定，严

禁虐待、遗弃老人，树立尊老爱幼的好风气，按家庭协定，及时给老人送交抚养费。

《自治章程》要求本村村民应自觉遵守章程，如有违反，轻则批评教育或依章程执

行罚款，重则革除村民福利待遇。有了针对各家各户的集体福利和规章制度的明确

规定，村集体就有了约束村民行为的抓手。

西水村有一家刘姓祖孙三代，老刘和刘爷爷年纪大了，小刘兄弟俩分别成家各

自生活。小刘兄弟俩不愿承担对父亲和爷爷的赡养责任，老刘和刘爷爷无奈之下找

到村委会。村委会调解要求小刘兄弟俩每人负责赡养一个老人，既要提供经济支持

也要照料生活，也就是说要给钱也要照顾老人。村干部在调解的时候明确提出，如

果两兄弟不养老人，村里就把给他们的福利都暂停，包括免费使用的自来水和合作

社分红，直到他们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为止; 甚至坚持要求两兄弟把今后五年老

人的赡养费交到村里的经济合作社①，由合作社每个月发给老人。如果孩子们表现

好，这笔钱就退还给他们，由他们自己赡养老人，但村委会依然会持续监督他们。

从 2015 年起，西水村发生了 3 起类似的老人赡养调解事件，经由村委会调解都已经

解决，据村委会副主任反馈: “现在孩子们对老人还挺好的，不光给钱，也给做饭，

去医院也管” ( 20170708LBB) 。可见 “约束”不仅可以以村规规定惩罚的面目出

现，还可以以暂停福利的形式发生。在西水村，村集体经济发展之后，村集体对村

民的约束手段变得更多元，福利和集体资源可以作为手段来 “约束”村民，村民有

错误的行为就暂停福利供给，村委会的权威重新被树立起来，同时，集体也成为弱

势群体如老年人可以依靠的力量。村集体对老年人权益的提倡使得村集体作为裁决

者，代表权威帮助老年人维护权益，使得家庭养老体系继续维持下去。

五、小结与讨论

本文从村庄社区视角出发，从农村老人的生活情境、行为逻辑和村庄内部特征

入手，分析了农村家庭养老在社会转型时期还得以持续的原因。文章以西水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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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规定村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没有经济职能，因而不能收款，而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合作社可以，村社

合一的情况下，合作社可以承担起这部分功能，与村委会共同起到一定治理作用。



养老事件为例，分析了社区层面的历史经验传承和现实软硬约束，具体表现为集体

记忆传承、社区舆论和村庄福利对村民的家庭养老的影响，三者的共同作用使得村

庄在家庭结构和社会文化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家庭养老依然得以持续。

作为熟人社会，村庄有公共场域和公共生活，村庄里发生过的事情经过口耳相

传，会形成较为完整和统一的评价，成为经验或教训。这些经验会塑造集体记忆和

个人行为，提醒老年人适时调整与子女的关系，致力于在儿女之间平衡利益，维护

家庭内部和谐。如果说集体记忆让老年人通过主动调整自身行为来获得舒适的晚年

生活，那么村庄社区舆论和村庄福利则是从软硬两方面对老年人子女的行为提供了

外部约束的可能。村庄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村民之间必然在各方面发生关联。

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如果被贴上 “不孝”“虐待老人”的标签，将在生产和生活

方面受到村里人的排斥，而人们会用孝顺的行动来 “洗刷”掉恶名和标签，这是社

区舆论的作用。而村集体福利则是村庄给家庭养老带来的硬约束，村庄可以通过暂

停发放福利的方式“逼迫”子女照顾老人，起到威慑的作用。村庄集体记忆、社区

舆论和集体福利三者对个体的行为形塑和约束从内到外，手段从软到硬，程度从弱

到强。以上三点在家庭外部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可能性，解释了农村老年人在社会

变革期社会保障不力的情况下依然得以养老的原因。

需要清楚的是，我们分析的是在保障力度不大而村庄内在社会文化和家庭结构

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养老得以持续的原因。这种家庭养老模式目前尚可维

持，其背后有社区情理的约束，但并不意味着目前农村的养老支持已经足以让老年

人生活无忧。事实上，正是由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尚处于发展阶段，许多保

障和福利只能靠农村家庭来提供，社区情理的约束只是一方面，而全覆盖高质量的

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才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方式。

农村社保体系和照料体系的建设对于老年人来说意义重大，不仅能让老人直接

提升经济收入，让老人在子女面前挺直腰杆，而且也使得老年人在家庭内部获得足

够养老资源成为可能。前文提到，集体福利让村集体对子女的养老行为有约束作用，

同时父母获得的集体福利和社保也让子女的孝敬行为 “有利可图”。因此，建立健

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社会保障体系公平公正覆盖全体老年人，是广大农村老年

人获得经济支持和家庭照料的保障，也是社会主义公平性的体现。同时，农村老年

人的生活照料仅依靠家庭远远不够。当下长期护理保险正在试点中，城市中的养老

服务组织和机构正在蓬勃发展，逐渐构建起基本社会养老护理服务体系。但这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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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广大农村地区却鲜有存在，需要地方政府在财政能力可以支持的情况下逐渐推

广。受研究主题和篇幅限制，本文无法对此加以过多讨论，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只有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互为补充，才能早日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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